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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文信息 摘要 

关键字 本文以构式语法和认知语言学为理论基础，考察汉语“吃+N 虚拟处所”

构式的合法性及能产性特征。“吃外卖”构式突破了传统处所宾语对

物理空间的依赖，通过“行为－产品”转喻和虚拟处所重构实现语

义创新；该构式的合法性建立在功能专属性、认知凸显性和高频使

用三重基础上；构式呈现有限能产性特征，可扩展至“吃自助”等

同类服务，但排斥“吃快递”等非饮食类表达。研究表明，数字经

济催生的新型构式正在重塑汉语的处所范畴系统，其快速规约化过

程体现了数字时代语言演变的新特征。 

吃+N虚拟处所；构式语法；转喻机
制；能产性 

 
 
 
 
 
 

 

引⾔ 

语⾔系统的动态演变始终与社会发展保持同步。近年来，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和

外卖服务的普及，“吃外卖”这⼀新型动宾构式在汉语中迅速崛起并完成规约化。与传统的“吃

⾷堂”构式相⽐，这⼀表达呈现出三个显著特征：其⼀，宾语成分从实体场所（⾷堂）扩展

⾄虚拟服务（外卖）；其⼆，转喻机制从“容器－内容”型转变为“⾏为－产品”型；其三，从

出现到被《现代汉语词典》收录仅⽤ 5 年时间，远快于传统构式的规约化速度。 



既有研究在解释这⼀现象时存在⼀定局限。孟琮（1987）、邢福义（1991）、莫莉（2021）

等学者建⽴的处所宾语理论主要针对“吃⾷堂”类物理空间构式，难以解释⽆实体依托的虚拟

处所现象。虽然任鹰（2000）、胡勇（2016）、李劲荣（2019）等从认知框架领域对“吃⾷堂”

进⾏解释，但尚未系统探讨数字化服务对构式系统的重构作⽤。更关键的是，现有理论未

能充分解释数字时代语⾔创新的加速机制。 

基于此，本研究聚焦三个核⼼问题：（1）“吃+N 虚拟处所”构式如何突破传统处所宾语

的空间限制？（2）数字服务类构式的合法性判定标准有哪些？（3）这类构式的能产性边

界受哪些因素制约？ 

⼀、汉语饮⾷类动宾构式的研究传统 

（⼀）“吃⾷堂”构式的经典研究综述 

在汉语语法研究中，“吃⾷堂”作为典型的处所宾语构式，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研究体

系。朱德熙（1982）“吃⾷堂”中“⾷堂”在语义上指机关、团体中供应本单位成员吃饭的地⽅。

所以被理解为处所宾语。储泽祥（2004）认为“吃⾷堂”不能⽤“V+哪⼉”的形式提问，属于“不

典型的处所⾓⾊宾语”。宾语转喻说认为“吃⾷堂”是⽤“⾷堂”转喻“⾷堂”的饭，基于内在的

近接关系，通过“容器－内容”转喻实现的语义压缩。具体⽽⾔：“⾷堂作为容器场所，在认

知上可以转指容器中的内容物——即⾷堂提供的餐饮服务。李治平（2005）从语义特征的

⾓度分析“吃”的宾语所具有的语义特征，认为只有宾语同时具备[+提供饮⾷][+服务功能][+

场所]三项语义特征的处所名词才可以进⼊“吃+NP 处所”结构。张翼（2022）从认知语法理

论假设的⾓度解读“吃⾷堂”。他认为“吃”和“⾷堂”之所以能够组合，是因为在“吃”激活的基

线语义中包含凸显度较⾼的成分，可以被“⾷堂”激活并对基线展开加⼯，构成了“吃⾷堂”

的概念语义基础。 

（⼆）传统理论的解释局限 



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，传统研究范式在解释“吃外卖”等新兴构式时显现出明显不⾜：⾸

先，空间依附假设⾯临挑战。李⽂浩（2023）指出“吃⾷堂”类⾮常规动宾短语“吃 NP”中的“NP”

必须是餐饮机构，这是必要条件。然⽽，“外卖”本质上是⼀种服务⾏为，完全不具备空间实

体性。其次，转喻机制发⽣本质变化。通过对⽐可见： 

表 1 “吃⾷堂”与“吃外卖”对⽐ 

维度 吃⾷堂 吃外卖 

转喻类型 容器－内容 ⾏为－产品 

认知基础 空间包含关系 服务－结果关系 

实现条件 场所固定性 ⾏为规约性 

 

⼆、“吃外卖”的合法性分析 

（⼀）转喻机制：从⾏为到产品 

“吃外卖”这⼀表达的核⼼认知机制是转喻。Lakoff & Johnson（1980）指出，转喻指通

过概念之间的邻近性，⽤⼀个概念指代另⼀个相关的概念。王寅（2007）认为，转喻是⼈

类基本的思维⽅式之⼀，其本质是⽤突显、易感知的概念来指代相关联的概念。“吃外卖”，

其转喻路径具体表现为⼀个概念映射过程： 

[外卖服务⾏为] → [外卖服务提供的⾷品] 

这⼀转喻属于“⾏为代产品”类型，即⽤服务⾏为指代该⾏为产⽣的结果。这种转喻之所

以成⽴，关键在于“外卖”这⼀⾏为与其结果之间存在⾼度可预测的、常规化的关联。当⼈们

听到“外卖”时，⾸先激活的是“⾷物配送”这⼀⾏为框架，⽽该⾏为的必然结果就是“被配送

的⾷品”，这种紧密的认知联系为转喻提供了⼼理基础。从转喻的具体实现过程来看，“吃外

卖”经历了三个认知操作阶段：第⼀阶段是⾏为激活。当听到“外卖”时，⼤脑⾸先激活的是“订



购－制作－配送－接收”这⼀系列⾏为链条。这⼀⾏为框架包含了多个参与者（顾客、餐厅、

配送员）、多个环节（下单、备餐、送餐）以及相关⼯具（⼿机 APP、配送箱等）。第⼆阶

段是结果聚焦。在完整的⾏为框架中，注意⼒会⾃然聚焦于该⾏为的最终产物——⾷品。

这是因为从“吃”这⼀动词的语义要求来看，它需要⼀个可⾷物作为宾语，这种语义压⼒促使

听话⼈将“外卖”理解为⾷品⽽⾮服务。第三阶段是概念替代。在反复的语⾔使⽤中，这种临

时性的概念投射逐渐固化为稳定的转喻关系，“外卖”可以直接指代“外卖⾷品”⽽不再需要额

外的认知努⼒。这种固化过程使得“吃外卖”从最初的修辞性表达变成了常规⽤法。 

与传统的“吃⾷堂”相⽐，“吃外卖”的转喻机制具有明显特点。“⾷堂”是典型的“容器代内

容”转喻（地点→该地点的⾷物），这种转喻建⽴在空间包含关系基础上。⽽“吃外卖”则是⾏

为到产品的转喻，建⽴在⾏为－结果关系基础上。这种差异反映了数字经济时代语⾔表达

的新特征——服务⾏为本⾝可以作为转喻的基础，⽽不必依赖具体的空间关系。这种转喻

具有明显的交际优势，即⽤⼀个词（外卖）同时指代服务和产品，既节省了语⾔表达的长

度，又不会造成理解困难，因为它符合⼈们对这⼀常规⾏为的认知模式。这正是语⾔系统

不断优化表达效率的体现。类似的“⾏为代产品”转喻在现代汉语中还有若⼲实例，⽐如： “看

直播”（直播⾏为→直播内容） “听录⾳”（录⾳⾏为→录⾳内容）“买预售”（预售⾏为→预

售商品）。这些例⼦都展⽰了⾏为与其结果之间的常规化转喻关系。 

（⼆）虚拟处所的认知重构 

“吃外卖”是“吃+N 处所”结构的⾮典型成员，“外卖”经历了从⾏为到虚拟处所的认知重

构过程。虽然“外卖”本⾝指代⼀种送餐服务，但在认知上它被重新范畴化为⼀个“虚拟的饮

⾷供应源”。这⼀重构过程包含以下环节：⾸先，“外卖”在认知框架中被赋予与实体餐馆相

似的功能定位。就像“⾷堂”代表集体供餐场所，“外卖”在⼼理空间中被构建为⼀个虚拟的、

移动的“饮⾷供应点”。这种⼼理建构使得“外卖”获得了类似处所名词的句法表现。我们可以

观察到，“外卖”在句法上越来越接近传统处所名词。例如，可以受处所疑问词修饰：“你平



时在哪家外卖吃得多？”，可以出现在典型处所结构：“在外卖上点了份套餐”。其次，这种

虚拟处所具有独特的时空特征。⼀⽅⾯，它不受物理空间限制（可以配送到任何地点），表

现出流动性；另⼀⽅⾯，它又具有明确的功能专属性（专门提供即⾷餐饮），表现出固定性。

这种既固定（在功能上）又流动（在空间上）的特性，正是新型处所范畴的典型特征。从

认知语⾔学的框架语义学⾓度看，“外卖”作为⼀个虚拟处所，被纳⼊了“饮⾷获取”的认知框

架中。在这个框架⾥，传统上包含以下要素：供应场所：⾷堂、餐馆、超市等；获取⽅式：

堂⾷、外带、⾃烹等；消费主体：⾷客、家庭等。“外卖”的加⼊扩展了这⼀认知框架，新增

了：虚拟供应节点：外卖平台；数字化获取⽅式：在线下单、智能配送等；新型消费场景：

家⾥、办公室、娱乐场所等。这种框架扩展使得“外卖”获得了与传统饮⾷场所平⾏的认知地

位，为其句法表现提供了概念基础。最后，这种重构得到了社会认知的⼴泛⽀持。随着外

卖服务的普及，“叫外卖”已经成为现代都市⽣活的常规场景，这使得“外卖”作为虚拟饮⾷来

源的⼼理现实性不断增强。 

（三）社会规约化的动态过程 

“吃外卖”的合法性最终通过社会规约化过程得以确⽴。Schmid（2015）认为认知语⾔学

应将语⾔的社会及语⽤视⾓融⼊进来，并提出固化-规约化模型。该模型中，使⽤、固化和

规约化三者互相影响。规约化过程发⽣在⾔语社区中，经历创新、互适、传播和常态化四

种过程。“吃外卖”的规约化过程呈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和快速演进的特点，可以分为以下⼏

个阶段： 

第⼀阶段：初期阶段（2010—2015 年） 

“叫外卖”是主导表达，“吃外卖”仅零星出现。通过对这⼀时期⽹络论坛、社交媒体⽂本

的考察，我们发现“吃外卖”主要出现在特定群体（如⼤学⽣、年轻⽩领）的⾮正式交流中，

带有明显的俚语⾊彩。例如： 



例（1）今天又吃外卖了，⾷堂⼈太多。（2012 年微博） 

例（2）连着吃了三天外卖，想家了。（2013年贴吧） 

这⼀阶段的“吃外卖”表达具有以下特征：（1）使⽤范围有限，主要在年轻⼈中使⽤。（2）

带有临时组合的性质，尚未固化。（3）常需要上下⽂⽀持才能明确理解。 

第⼆阶段：扩散阶段（2015—2018 年） 

“吃外卖”开始进⼊主流媒体和正式⽂本。语料统计显⽰，这⼀时期该表达的使⽤频率呈

指数级增长。例如： 

例（3）都市⽩领吃外卖的⽐例已达每周 3～5次。（《中国消费报告》2017 年） 

例（4）现代⼈吃外卖要注意营养均衡。（《健康时报》2016 年） 

这⼀阶段的特征包括：（1）使⽤群体扩⼤，从年轻⼈向中年⼈扩展。（2）出现语境多

样化，从私⼈对话扩展到公共讨论。（3）语义透明度提⾼，不再依赖具体上下⽂。 

第三阶段：规约化阶段（2018 年⾄今） 

“吃外卖”已被完全接纳为标准表达。这表现在：（1）词典收录：《现代汉语词典》（第 7

版）在“外卖”词条下明确列出“吃外卖”作为⽰例⽤法。（2）语法地位：被认可为合法的动宾

结构，出现在各类正式⽂本中。（3）派⽣能⼒：可以构成新组合，如“外卖吃多了”“吃外卖

族”等。 

“吃外卖”快速规约化背后的社会动⼒值得关注⾸先，外卖服务的爆炸式增长创造了语⾔

需求，这种规模扩张必然需要相应的语⾔表达。其次，移动互联⽹加速了语⾔创新的传播。

Bybee（2003）指出影响语⾔固化的决定因素是⾔语产出频率及⾔语的重复使⽤，⽽影响语



⾔规约化的决定因素是语⾔类型的出现频率。⽹络上“吃外卖”的使⽤频率的骤增加速了其规

约化进程。从语⾔规范的⾓度看，“吃外卖”的合法化过程展⽰了当代汉语对新表达的包容性。

与过去需要数⼗年甚⾄上百年才能完成的语⾔变化相⽐，数字时代的语⾔创新可以在短短

⼏年内完成从边缘到主流的转变。 

三、“吃外卖”的能产性特征 

（⼀）有限能产性的表现 

“吃外卖”所代表的构式呈现出明显的有限能产性特征。通过对⼤量语料的观察和分析，

我们发现这种能产性既存在扩展潜⼒，又受到严格限制，表现出以下⼏个⽅⾯的特点：⾸

先，该构式可以有限度地扩展到其他类似服务领域。观察到的合法或趋于合法的扩展包括：

“吃团购” “吃⾃助”等。其次，该构式的扩展受到严格限制，许多看似相似的结构并不被接

受。典型的⾮法扩展包括： “吃快递”（快递服务与饮⾷⽆必然联系）、“吃⽹购”（⽹购范围

太⼴，缺乏专指性）、“吃跑腿”（跑腿服务多样化，不专指⾷品）等。 

（⼆）能产性的制约因素 

能产性的边界不是任意的，合法的扩展与三个核⼼条件相关：⼀是服务与饮⾷之间的

直接关联性。⼆是概念在饮⾷获取框架中的认知凸显度。三是社会群体的实际使⽤习惯。

只有当这三个条件都得到满⾜时，新组合才能被语⾔系统接纳。 

1.语义关联性原则 

合法的扩展必须保持“饮⾷供应”这⼀核⼼语义特征。⾼度关联的服务易被接纳，其特征

包括：（1）服务专⼀性：该服务主要或专门提供饮⾷。“外卖”专指即⾷或即烹⾷品。（2）功

能直接性：服务与饮⾷之间环节少，关系直接。“外卖”直接关联到⾷品获取。（3）概念明确

性：所指范围清晰，不易产⽣歧义。“外卖”特指餐饮时概念明确。 

2.认知凸显性原则 



⾼凸显概念易进⼊构式的特征包括：（1）使⽤频率⾼。“外卖”在现代都市饮⾷中占⽐很

⾼。（2）体验直接。消费者有明确的感知和体验。“吃外卖”的⽤户直接参与订餐－接收全流

程。（3）功能专属性。“外卖”相⽐“快递”在核⼼功能上体现出单⼀性。核⼼功能明确限于餐

饮服务。“吃外卖”符合前两项标准，具有较⾼的凸显度。 

3.社会接受度原则 

社会接受度原则强调语⾔本质上是⼀种社会约定，任何表达的合法性最终都取决于语

⾔社区的集体认可。已形成使⽤惯习的表达通常具有以下特点：（1）使⽤群体⼴泛：不限

于特定⼈群或地域。“吃外卖”在全国各地普遍使⽤。（2）使⽤语境多样：出现在不同语体和

场合。“吃外卖”既⽤于⽇常对话，也见于媒体报道。（3）使⽤频率稳定：不是临时或偶发的

⽤法。“吃外卖”在外卖⽤户中形成稳定⽤法。 

四、结语 

本⽂通过对“吃外卖”这⼀新兴表达的合法性及其能产性特征的深⼊分析，揭⽰了其在现

代汉语中的认知机制与社会动⼒。研究发现，“吃外卖”的合法性建⽴在“⾏为代产品”的转喻

机制、虚拟处所的认知重构以及社会⾼频使⽤的规约化基础之上。这⼀结构呈现出有限能

产性特征，其扩展遵循语义关联性、认知凸显性和社会接受度三重原则，既允许部分创新

表达（如“吃团购”“吃⾃助”），又对不满⾜条件的组合（如“吃快递”“吃⽹购”）形成严格限制。

本研究仍有诸多不完善之处，如对同类构式的横向对⽐不充分等。希望未来学者们可以从

多维度对“吃外卖”进⾏进⼀步研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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